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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革命活动

1925年秋，杜润芝在北大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被选为陕西旅平学生联合会
负责人。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他带
领学生与反动军警英勇搏斗，深受同学
敬重。1928年他任中共北平市委领导成
员。在白色恐怖中，杜润芝奔走于各大
学和门头沟工矿区，恢复和发展遭到敌
人破坏的党组织，惩治叛徒，不避风险。

1930 年 7 月，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
严重破坏，杜润芝身份暴露。8月，奉中
共北方局委派到宁夏开展党的工作，任
宁夏特派员。杜润芝来宁时，途经陕北，
经联系，陕北党组织派马汉文、赵子元、
高锦尚等共产党员来宁协助他工作。在
杜润芝来宁前，陕北特委曾于 1929年派
张德生来宁考察形势，在宁夏中学同陕北
籍教师黄执中等人建立联系。经黄执中等
人介绍，宁中校长徐宗儒陆续聘请了从
北大毕业的杜立亭等人来宁中任教，并
由杜立亭代理教务主任。杜立亭当时思
想进步，倾向革命，和杜润芝是同乡、校
友，且都是杜斌丞的学生；通过杜立亭的
举荐，杜润芝来到宁中担任伦理课教师，
同时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领导宁中学潮

宁夏中学是当时省城的最高学府。
杜润芝到宁中后，讲课比较生动、活泼，又
常常联系实际，抨击时弊，启发学生的思想
觉悟，很受学生欢迎。杜润芝、邬逸民等经
常深入到学生中去，在交谈中掌握了学生
的思想情况和进步学生中的骨干力量。他
们把共青团员孙殿才、李天才和进步学生
梁大均等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又通过这些
同志联系了更多的进步教师和学生。

1930年秋，由于校长徐宗儒发放学
生津贴不公，引起大部分师生不满。他
们多次向校长提出质问，校方不予解决，
反而将带头质问的学生梁大均、杨生连、
张韶翎以“违反校规”的罪名挂牌开除。
梁大均等不服，气愤地将牌子砸了。在
徐宗儒的指使下，以郝文元为首的一些
落后学生，同以梁大均为代表的进步力
量，先是争执、辩论，进而发展为对骂、斗殴，
斗争出现白热化。面对这种局面，杜润芝
和其他党员及时分析形势，认为这一事
态的发展根源在于学校的当权者，可以
借这个机会，发动学生，将学校的领导权
夺到进步分子手中。杜润芝等人经过和
进步学生商议后，公开揭露了徐宗儒发
放津贴不公、袒护落后学生等错误行
径。杜润芝还指示孙殿才、李天才、梁大均
等贴出了“驱逐绅士徐宗儒”“拥护杜立亭

当校长”的标语。这一行动得到广大师
生的支持和响应，最后形成全校罢课。
学生们积极组织演讲会，到处张贴标语，
吓得徐宗儒不敢到校。宁中学潮使反动
当局非常震惊，他们派警察包围了学校，
并按徐宗儒提供的名单，抓捕了 20多名
学潮骨干。宁夏当局大批逮捕学生，更
激起进步师生的愤怒。

为了营救被捕学生，争取斗争的胜
利，杜润芝挺身而出，和其他党员一起发
动组织各班学生，走上街头游行，高呼口
号，张贴“罢免校长徐宗儒”“抗议当局非
法逮捕学生”等标语。学潮越闹越大，轰
动了整个宁夏城。在社会舆论压迫下，当
局被迫答应了学生要求，免去了徐宗儒的
校长职务，同时委任杜立亭为宁中校长，
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学校组织学生到
警察局将被捕的学生迎接回校。这次学
潮以夺得学校领导权、保护了新生力量、
打击了落后势力而获得最后胜利。

开展兵运被捕

1930年夏秋之际，军阀马仲英趁蒋、
冯、阎中原大战之机，从山东泰安马鸿逵
部重返宁夏，企图重整旧部，东山再起。
马鸿宾对其返宁进行暗中监视，严密防
范，但表面上仍授以教导大队长头衔。
经人介绍，马仲英和杜润芝、杜立亭建立
了私人关系。杜润芝当即抓住时机，利
用宁夏驻军的内部矛盾积极开展兵运工
作。他通过关系把党员高立仁（原名
高锦尚）秘密派往教导大队任教官。又
通过高立仁的关系，动员梁大均、杨生连、
张韶翎、张振东等 20多名青年学生参加
了教导大队，目的在于建立一支党控制
的武装。同时又派李天才到中卫联络青
年学生刘成栋、张曦等 10余人和马仲英
旧部马谦的部分驻军，随马仲英起事。
同年 10月间，马鸿宾发现了马仲英和宁
中师生结合、准备“谋反”的行动，立即准
备下手。马仲英闻讯后，急率教导大队逃
离银川，到中卫后约了马谦旧部和李天才
等一批青年学生，共 1000余人奔往河西
走廊一带。梁大均、李天才等随队前往。

马鸿宾通过杜润芝、杜立亭支持宁
中学潮并支持马仲英反叛这两件事，认
为杜润芝等是共产党，因而加紧了对他
们的监视。1930年冬天，国民党宁夏省
党部科长龙正威检查了陕北安边小学教
师王鼎三给杜润芝的来信，发现信中有

“当今豺狼当道，荆棘遍地，我兄何不效
朱、毛快刀斩乱麻手段，扫罄西北”等
语。马鸿宾便以“和共产党来往”的罪
名，将杜润芝、杜立亭逮捕，并解聘了在
宁中任教的陕北教师赵子元、马汉文等。

随即，宁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了
杜润芝等人。首席检察官提出公诉，认
为王鼎三的信非同一般，是共产党的号
召，并说，杜润芝在教学中散布赤色思
想，又煽动无知青年闹学潮，实属共党分
子。地下党员邬逸民以辩护人的身份质
问检察官：“众人意为贤，而汝以为恶，是
何居心？”杜润芝面对法庭提问，也泰然
处之，侃侃而谈。他利用自己渊博的学
识，惊人的记忆力，有理有节地反驳敌
人，为自己辩解。敌人不知所云，理屈词
穷，当众出丑，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在十
分难堪的局面中，只好宣布休庭。宁夏
当局找不到证据，又加杨虎成将军的高
参杜斌丞来电营救，37天后，杜立亭即被
释放，杜润芝却仍被关押在狱中。

策划武装暴动

1931年 4月，中共陕北特委派张德生
第三次来宁。张德生设法到狱中和杜润芝

会面，向他传达了陕北特委的指示，共同
研究了宁夏的局势，确定在宁夏开展武
装斗争。经杜润芝介绍，张德生与刘梅村
建立了联系。在杜润芝的领导下又恢复
了党的工作。

张德生、刘梅村利用杜润芝在宁夏
中学已有的工作基础，继续在青年学生
中开展工作。这时，马仲英在酒泉失败
逃到新疆，梁大均、李天才脱离马部返回
宁夏，以师生关系到狱中探望杜润芝。
他们一起分析了全国及宁夏的形势后，
并确定李天才回家乡中宁县策动地方驻
军起义，梁大均负责做马鸿宾部队和其
他杂牌军的策反工作，待机组织武装暴
动，建立革命政权。

在杜润芝和张德生的领导下，梁大均
在银川首先联络了原宁夏中学参加过学
潮的李广成、李振邦、张琪、杜学义等一
批学友。他们秘密成立了“宁夏救国军
总指挥部”，以杜培英（暗指杜润芝）为总
司令，刻制了印章，印制了委任状，拟定
了各路官职的军衔。他们经常在梁大均
的组织下，聚集在学校门前的文庙里议
事。在一次聚会时，大家买了一只鸡，边
吃边议事，最后只剩下鸡头，大家提议让
梁大均吃了当头，有人还打趣地说：“咱们
就是‘鸡头会’。”后来，有人告密，说他们
是“鸡头会造反”。他们在银川城里联络
了修械所里的工人，在银北联络了地方武
装梁韶武，还联络了驻扎在银川东郊掌政
桥的一个骑兵连和驻扎在银川小南门的
一个排，并决定在小南门发起暴动，控制
银川。他们又到金积、灵武联络了驻军军
官朱榜科。有强烈爱国意识的朱榜科，坚
决支持反马暴动。梁大均以代总司令任
命朱榜科为旅长，负责金积、灵武两地，密
切配合银川“小南门兵变”。

李天才按照杜润芝的指示回到中
宁，联络了宁安堡驻军特务营机枪连连
长孙天才。他俩是同乡、同学。孙天才是
原中卫县护路队中队长。1931年，马鸿宾
为扩充实力，把护路队编入了他们的正
规军。孙天才答应时机成熟时，脱离马
部，另谋出路。随后，李天才又找到原西
路护路大队大队长张自箴。张自箴在大
革命时期是恩和高小的校长，曾发动师
生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活动。他的学生
张子华、孙殿才于 1930年在北平加入中
国共产党，常给他来信。1931年后，马鸿宾
将张自箴所率的护路队编为正规军，并
拟授以营长职务。张自箴同情革命，认
为宁夏人民长期受马家封建势力的压迫，
马家军既有回汉隔阂，又无发展前途，因
此，他不愿为马家效力，没有接受营长职
务，称病在家休养。李天才与张自箴进行
了多次交谈，他表示完全支持反马兵
暴。李天才返回宁夏，将情况向仍在狱
中的杜润芝汇报后，杜润芝授予张自箴
旅长之职。

1931 年 1 月，马鸿宾被任命为甘肃
省政府委员并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
冯玉祥利用甘肃省各派势力的矛盾，策
动他的旧部雷中田倒马，在兰州扣押了
马鸿宾。为了解救马鸿宾，马鸿宾主力
新编第七师由冶成章率领开往甘肃。于
是，甘肃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而宁夏防务
却一时空虚。在狱中的杜润芝得知这一
情况后，认为应该利用这一时机，抓紧组
织宁夏武装暴动。在此基础上，杜润芝
等以“抗日救国西北军”的名义，正式颁
布了旅、团两级委任状，并计划在 12 月
23日夜举行暴动。宁安堡是宁夏川区的
门户，历来是兵家重地。杜润芝等决定，
这次兵暴首先从宁安堡驻军孙天才所在
的特务营开始。李天才接受任务后，秘

密来到宁安堡，住在特务营孙天才的机
枪连内，秘密和外线张自箴联系，约定了
起事时间，制定了行动计划。

12月23日夜二更时分，李天才、孙进朝、
万连举等在中宁县南河桥外集合了恩和、
鸣沙、长滩等处来的壮勇 100多人，作了
简要动员后，迅速摸进特务营夺取枪支。
但因内线人员、一连连长梁生海记错约定
日期，误认为杂牌军闯入，持枪阻拦，一连
一排长首先惊醒，开枪打死了首先摸进连
部的长滩壮勇李绪娃。枪声惊动了营长
杨寿堂，他立即组织警戒和抵抗，将入营
队伍打退，李天才、孙天才、孙进朝等人被
抓。李天才被押送到银川，关在宁夏监
狱；孙天才被押在营部，后降为排长；孙进朝
受尽酷刑，死于特务营。

李天才等宁安堡发动的兵变失败后，
梁大均等人决定在银川再次发动兵变。由
于他们的行动被反动学生告密，当梁大均
派李振邦等人按约定计划到掌政桥取枪和
联系起义部队时，敌人已把这个连的枪支
收缴，并将有关人员看管起来。此时银川
城四门关闭，满城捉拿“鸡头会”造反人
员。李玉柱、王子仁、梁韶武、石万寿等人
被捕入狱。梁大均、杜学义从小南门化装
出城。预定的“小南门兵变”也告失败。

组织靖远兵暴

因国民党宁夏当局未查出杜润芝领
导策划宁夏武装起义的证据，所以在查
处此案时杜润芝未受到牵涉。1932 年
初，马鸿宾获释由兰州返回宁夏，李天才
等人被宽释出狱。同年 4 月，杜润芝经
杜斌丞、焦义堂等营救，获释出狱，应
谢子长的邀请，赴甘肃靖远县王子元部
组织兵暴，和李天才一同离宁前往。不
久，杜润芝介绍李天才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同年 8月，杜润芝、李天才在兰州搞
到一批武器弹药，用羊皮筏子从黄河运
到靖远县内，和孙作宾、王儒林会合，按
照陕西省委的指示，在靖远水泉乡打起
红旗，组成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
张东皎分别任正副指挥，杜润芝先任参
谋长，后任政委兼参谋长，转战于靖远、
海原一带。由于他们打游击战的经验不
多，策略不当，死打硬拼，在敌强我弱的情
况下，队伍最后被打光，张东皎不幸牺牲，
兵暴遭到失败。杜润芝、谢子长、孙作宾
离开甘肃前往陕西省委汇报请示工作。
之后，杜润芝担任了中共陕西省委委员、
军事部长。不久，受到执行“左”倾路线
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革命）的排
斥，被撤消了军事部长职务，派去巡视在
陕南坚持革命斗争的红二十九军。

壮烈牺牲马儿岩

1933年 4月 1日，混进红二十九军内
部的反动“神团”头子张正万等人，趁该军
大部分兵力赴外线作战之际，与内外敌人
相勾结，对驻在西乡县马儿岩的红二十九
军军部发动了突然袭击。在短短三四天
内，马儿岩根据地和军首脑机关悉数被破
坏。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良等 35名指战
员不幸遇难。当时，陈浅伦正在军部准备
举行主要干部会议，与会同志尚未到齐，
听到叛军已来袭，立即组织军部人员分成
两路突围。因敌众我寡，杜润芝等同志不
幸被俘，于 4日下午，在汪家坪被残酷杀
害。杜润芝就义前，大义凛然，痛斥叛匪
的无耻行径。年仅 30岁。

杜润芝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
勇地献身了。他虽然不是宁夏人，也没
有牺牲在宁夏，但他的名字以及他在宁
夏的革命活动将永远铭刻在宁夏人民
心中。 （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宁夏革命运动的代表——杜润芝

石空是中宁县黄河以北地区的一个
镇，是包兰、银平公路必经之地。而石空
渡口，在交通和军事上尤为重要。

1949 年 9 月，秋高气爽，正是青豆养
花、南瓜成熟的季节。听说“红军”要打过
来了，我们这些娃娃们听了很害怕。传说

“红军”是红脸红发红胡子，能飞檐走壁，
刀枪不入。那些日子，人心惶惶，年轻的
早已躲得不见踪影。马匪兵来来往往，行
色匆匆。他们加固了石空西侧通往渡口
的田家营子桥头和石空堡南侧赵家庄的
两座土碉堡，还挖了不少半人深的战壕。

一天，马匪的兵一批一批从黄河南面
经渡口撤过来，渡口上一条破船、十几副
排子（羊皮筏子）忙坏了，不停地渡这些官
兵。我家离渡口近，母亲做了些凉面，让
我跟上到渡口去卖。吃凉面的官兵多，给
钱的少，有的不但不给钱，还吹胡子瞪眼，
满嘴不干不净的。母亲吓得不敢言喘，收
拾了摊子拉上我就回家。

那些当兵的一过河，就三五成群，走
大路的、抄小路的，见啥拿啥，所到之处，
鸡飞狗跳，我家墙后半亩南瓜也遭了殃，

几天后大兵过完，大南瓜所剩无几。当官
的则雇了当地老乡的毛驴，把贵重东西驮
着撤离；有的将不便拿走的毡毯一类的东
西，暂寄老百姓家，慌忙逃走；还有的干脆
换上老百姓的便衣，只身溜走。

9 月 14 日，中宁县城解放。那天早
晨我到石空老街去，看到几十号马匪兵
正在张国栋的大院内吃粘饭，大铁锅放
在院中。忽然一个当兵的从外面慌慌张
张地跑进来，不知对戴大盖帽的嘀咕了
些什么。就见那些正在吃饭的士兵，吓
得撂下碗把大锅朝地上一扣，拿上枪，一
溜烟跑得不见踪影。那几天，河滩上、洼
子里、大路上都有被丢弃的炒面袋子和
子弹袋。

9 月 17 日天刚亮，父亲背上我到石
空桥头的老家去，只见家家门上锁，一个
人也没碰见。石空老街也空无一人，听

说“红军”打过来了，人都跑光了。能跑
动的，天麻麻亮就已跑到北山藏身去了，
跑不动的则躲在石空老城墙根下或苇子
湖里。转了一圈，父亲又把我背回河边
林场滩老屋。父亲说：“哪里也别藏了，
听天由命吧。”那天，听不见狗叫鸡鸣，特
别静。大概九点多的时候，忽然从黄河
南岸打过来三发炮弹，第一炮打中田营
桥头碉堡，只见冒了一股黑烟，第二炮击
中赵家庄西侧碉堡，第三炮则朝村庄方
向的北山打去。当时我躲在屋旁杏树
下，看得非常清楚。每一次炮声过后，震
得大地颤动，洼子里的青豆枝叶呼刷刷
一阵抖动。炮轰后约半个时辰，就看见
有两个解放军战士，骑着马举着红旗从
渡口处直奔石空堡，还有不少战士尾随
他们之后跑着。就这样在马匪兵逃走后
的第三天，解放军只放了三炮就解放了

石空堡。
又过了几天（9月 22日），解放大军从

河南过来，几条木船、几十副排子不停摆
渡。大批大批的部队整齐有序地沿着公路
向东开去，有车有炮，或停或行，全凭军号
指挥，十分壮观。部队有时在路边安营扎
寨，埋锅做饭，派战士到附近的村庄买菜。
有几次战士到我家买南瓜，态度和蔼，分文
不少。夜晚战士们则在大路宿营，对老百
姓秋毫无犯。大军足足过了八九天。

记得大军行进中的一天早晨，我在
枣堡渠飞槽头上放驴，一个年轻战士牵
着一匹枣红色高头大马走到我跟前，和
气地问：“小兄弟，你家有割草的镰刀没
有？”我说有，领他到我家，拿出仅有的两
把旧镰刀。他随手拿了一把，并将怀里
的一把旧菜刀递到我手里说 :“小兄弟，
对不起，我们换着用行吗？”我点头说
行。就这样我收下了那把又厚又重的旧
菜刀。这把菜刀我一直用了好多年。这
件换刀的事虽小，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

（据《吴忠文史资料》第三辑）

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
集团开始推行积极反共政策。国民
党政府不仅停发八路军薪饷、弹药
和被服等物资，而且动用几十万军
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封锁，禁
止粮食、棉花、铁、布匹、食盐等必需
品贸易，扣押、处罚运货商民。一时
间边区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困难，到
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
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
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党中
央从全民族利益和党的事业发展全
局出发，及时批评了“左”倾关门主
义等错误倾向，积极开展反封锁斗
争，采取有效措施破解了国民党的
经济封锁。

生产自救，保障供给。1939年 2
月，陕甘宁边区经济困难刚显露时，
毛泽东就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发
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
的号召，发动边区军民开展生产运
动。1941 年，党中央再次强调必须
走生产自救道路，号召一切部队、机
关、学校自行种粮、种菜、养猪、打
柴、烧炭、发展手工业，达到粮食、办
公用费自给或半自给。针对以个体
经济为基础、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
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央还制定了
一系列具体方针：在公私和军民关
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
方针；在上下级关系上，实行统一领
导、分散经营方针；在组织经济中，
实行合作互助、生产竞赛方针。

中央领导人在大生产运动中
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毛泽东在
杨家岭窑洞下面开垦了一块地，种
上了菜；周恩来带头学习纺线，在
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中被评为
纺线能手；朱德组织一个生产小
组，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门前开垦
了三亩荒地。他们的事迹鼓舞了
广大军民，边区机关、部队、工厂、
学校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
运动。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
泥湾实行军垦屯田，把昔日荒凉之
地变成“粮食堆满仓，麦田翻金浪，
猪牛羊肥壮”的“陕北好江南”。据
统计，1941 年边区粮食产量只有
45.6 万石，1943 年达到 181.2 万石，
1944 年又增至 200 万石，实现粮食
自给自足并有结余。

精兵简政，节省民力。陕甘宁
边区是当时中国革命中心，这里不
仅汇聚众多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驻扎着留守保卫部队，还吸引了
大量从全国各地前来投身革命的知
识分子。同时，陕甘宁边区也是一
个经济落后、民力有限的地方，数量
庞大的非生产人员远远超过边区负
担能力。

1941年底，民主人士李鼎铭等在陕甘宁边区第二
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议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实施。1941年 12月，边区整编委员
会规定：政府一级各厅、处、院缩减三分之一，八路军留
守兵团转到生产战线。这次精简共裁撤合并机构百余
处，精简人员 1598名。1942年 6月，边区政务会议通过
《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再次紧缩
机构、裁减人员，充实到县级政府。1942年 12月，毛泽东
提出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
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拉开第三次精兵简政序
幕。1944年初，精兵简政基本完成。边区政权系统减
少 1.3万人，部队人数降到边区总人数 2%以下，农民负
担大为减轻。

稳定金融，抑制通胀。统一战线建立后，为适应全
民抗战需要，陕甘宁边区宣布法币为流通货币，边区银
行仅发行小额光华代价券作为找零辅币。皖南事变后，
边区外援断绝，不得不大量发行自己的货币。1941年 2
月，边区银行正式宣布停止法币流通，开始发行边币，
当年就发行 2306万元，流通中的货币量激增。由于国
民党封锁，流入物资大量减少，造成边区物资奇缺、物
价暴涨，法币通过黑市大肆侵入边区。

为抑制通胀、稳定金融秩序，边区采取了多项措施：
一是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边区财经工作，加大
对生产和贸易扶持力度；二是利用发展生产所得物资，在
一定范围实行实物配给制，减少开支，降低边币增发压力；
三是支持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采用随行就市利率，引导
闲散资金转入生产领域。这些应对措施产生了积极作用，
边币本地购买力逐渐走强，边区金融市场稳定下来，物价
也趋向正常。

抓住漏洞，扩大贸易。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虽
然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屯兵 50万，修建上万个碉堡，对边
区进行严格经济封锁，但并不能完全断绝贸易往来。国
民党中央文件和上级命令很严，但下级执行不严，商人
可以通过夜间偷越封锁线、贿买其税务缉私人员等方
式，设法将商品运进边区。1940年 7月，延安兵工厂造
子弹急需到外地采购铅锡和氯化钾。边区政府委托延
安商会的四户商人到西安购买这些军用物资。他们到
西安后，首先购买几十篓酱菜，之后将买到的铅锡和氯
化钾装到酱菜篓底下往回运。沿途经过国民党五道关
卡，但因给了工作人员好处，一一顺利通过。如此往返
三趟，共运回一万多斤铅锡和氯化钾，顺利解决了延安
兵工厂急需的子弹原料。

由于在国统区购买物资要以法币支付，国民党政
府又停发了八路军薪饷，因此，推动边区货物出口换取
法币，是扩大进口的前提和基础。当时边区最具优势
的出口商品是食盐。边区西北部的三边地区盛产食
盐，且物美价廉，甘肃东部、陕西关中均依赖边区食
盐。国民党政府曾想用青海盐取代边区盐，但因路
途遥远，成本又高，以至连封锁部队食盐都无法保
障。在此情况下，不管国民党如何封锁，边区盐总能
通过各种渠道畅销不衰。1938 年边区盐运销量只有
7 万驮，1941 年猛增到 30 万驮，食盐出口一度占边区
出口额的 90%，食盐税收长期占边区工商税收的
50%以上。以食盐为代表的货物出口，在平衡边区
贸易特别是打破经济封锁、换取紧缺物资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据《学习时报》）

杜润芝，原名杜自生，1903 年 11 月 3 日出生于陕西米脂县城关张米脂沟一个富户之家。1921 年杜润芝考入榆林中学，和刘志丹同学。上学期间，他与贫寒同学
相处密切，积极参加校内进步活动。1924 年，杜润芝在校因学生纠纷，被校方责令退学，后经族侄杜斌丞资助到北京大学文科预科部学习。1933 年 4 月 4 日，杜润芝
在汪家坪被残酷杀害，年仅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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